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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河印象
□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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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小康梦
□施志重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
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
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纯
粹。多年过去的一个简简单单的支教之旅，让我至
今思绪万千，感慨良多。

2016年7月，我参加由常熟流水琴川义工协会
主办，常熟农商行小微金融总部协办的贵州黔苏夏
令营支教助学活动，来到了贵州省从江县的西山中
心小学，展开为期两周的支教活动。

初到学校，宿舍的卫生、当地的蚊虫、闷热的
天气实在让人不太习惯。不过选择支教之行的时
候，已经有一定的准备，带着从常熟去参加夏令营
的小朋友一起打扫卫生后，我们早早休息了，准备
第二天以饱满的热情去迎接当地学生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孩子们陆续来报到，按照既定的
安排，作为小一班安全员的我全程负责整个班的安
全工作，并配合任课老师一起安排教学计划，我们
常熟农商行的每一个志愿者都承担课程教学任
务。几天的教学和生活，让我明显感觉到从江的孩
子们活泼、乖巧，都是讨人喜爱的孩子。一个沉默
寡言的孩子画出的画让老师感慨，一群孩子分高、
中、低音部唱当地的侗歌让我们赞赏。看着他们
平时嘻嘻哈哈的样子，不曾想那么小的他们却有这
么细腻的感情，感动让我们更难忘这一次的相伴，
也分外珍惜这次支教之行。我们的支教仅是帮助

他们丰富知识，了解社会，认知世界。相信他们会
凭着对知识的渴望走出大山，感受到城市的生活。

支教的日子过得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快的
是与孩子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时光，慢的是一天十
身汗、频繁停水、到处都是蚊虫的艰苦条件。支教
期间，大家买菜自己做饭，一方面锻炼了我们的生
活能力，另一方面也通过志愿者间的相互配合加
强了团结协作能力。

支教转眼就结束了，从孩子们精彩的演出获
得家长们的掌声中，我体会到他们对支教成果的
认可。在随后的家访活动中，我们发现这些受捐
助对象大都由老人抚养。从与他们的交流中发
现，爷爷奶奶们认为自己没有文化，除了能在生活
起居上给孩子照顾，其他学习、生活习惯上并不能
很好地给孩子以教导。生活环境的艰苦、自身的
年纪让老人们抚养孩子长大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
情，别的方面的教育已经无暇顾及。这也让我们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支教的意义。

去一个发达便利的城市是快乐，去一个纯朴
自然的山里是幸福，因为满满的回忆，越是艰辛，
越是深记；越是简单，越是回味；越是幸福，越是想
珍惜。支教活动已经过去快5年，马上又要迎来
新的毕业季，那些天、那些人、那份情依旧记忆深
刻。当年的那些孩子应该小学毕业了，愿他们快
快成长起来，每个人都能收获光明的未来。

地有狼山
江海望远
□黄正平

迎着朝阳 吕松梅

心窗
片羽

小康家庭，幸福生活，自古以来就是
老百姓心中的向往。早在西周时期，“小
康”一词就出现在《诗经》上的《大雅·民劳》，
其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句。小康
社会是古代思想家描绘的理想社会，是普
通百姓对宽裕、殷实的理想生活的追求。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见证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深
深地感受到如今生活的幸福美满和来之
不易。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就让我以

“吃”为例，话说小康。
如今到饭店大快朵颐已不足为奇，唯

独第一次在饭店就餐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
目。20世纪50年代末，我作为学校少先
队大队委员、三路杠少年，被选为石港地区
少先队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安排来自各
个小学的代表统一在饭店午餐。当烧杂烩
端上桌时，立刻让大家垂涎三尺，特别是碗
中的油炸肉丸更是吸引眼球，那可是过年
也难得一见的美味呀！馋归馋，小代表们
依旧斯文，互相礼让。其实，说是肉丸，实
质上并没有多少猪肉，其中更多的是胡萝
卜、芋头、面粉……但烹调得好，像是肉做
的，色香味俱全，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道美
食。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奇缺，地
方党委想方设法让“红领巾”们饱餐一顿，
实属不易，体现了党对少年一代的重视、关
爱。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下馆子”，印象
特别深刻。

上中学时，我被选为校学生会学习委
员，受到团委书记李老师的关心，介绍我加
入共青团。一天下午，李老师给我们上完
团课，临下课时告诉我，他即将调动工作，
翌日去县中报到。一听此言，我们几个学
生团员依依不舍，又留下来话别，不知不觉
就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一位同学提议到
校门口的小饭店为李老师送行，李老师爽
快答应。说是饯行酒，其实是以茶代酒，饭
菜只是简单的四小碟：煮鸡蛋、茴香豆、五
香茶干、油炒花生米，外加每人一碗阳春
面。饭菜虽简单，情意却绵长。散席后我
去结账，小店老板说李老师已经给过钱了。

因为时代的原因，我没有能成为一名
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也成为我的一个夙
愿。所以，1999年儿子在学校光荣入党的
喜讯传来，我由衷地欣慰、自豪！当时，正
好我家在旧城改造中由老平房搬进了新楼
房，双喜临门，于是在乔迁的新居里盛摆酒
席庆祝一番。虽是家宴，却无比丰盛，冷盘
热炒、酒水饮料、水果点心，一应俱全，远远
超过了当年我的结婚喜宴。菜肴飘香，喜
气盈门，酒不醉人人自醉！如今，儿子是公
务员，儿媳是教师，双双都是共产党员；三
十年前我家被评为“通州市百佳尊老育幼
好家庭”，如今儿子家是“崇川区书香明礼
最美家庭”，家风赓续，后继有人！

抚今追昔忆舌尖，日新月异奔小康。
过去家中来客，如能带去饭店，那是礼待，
面子十足；如今下馆子已是家常便饭，而
请人来家里烧几个拿手的“私房菜”，那才
堪称“奉为上宾”。过去吃野菜、杂粮，是
迫不得已的果腹之需；而如今这些都成了
高档货，是真正“原生态”的健康饮食、养
生佳品。过去买菜得拎着篮子去菜市场，
那环境可不敢恭维，人声嘈杂、腥味扑鼻；
如今小区门口近在咫尺的净菜便利店、品
类齐全琳琅满目的生鲜超市、手机下单送
货上门的代购外卖等等，选择多多，极大
地满足了日益挑剔的味蕾……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力戒奢靡之风和公
款吃喝，倡导餐桌文明和节约粮食，许多
豪华大酒店都转型走百姓路线，成为物美
价廉的“土菜馆”“家常店”，“光盘行动”成
为文明餐桌的一道美丽风景！

从“小康”第一次出现在文字典籍中
的三千年来，小康生活始终是老百姓孜孜
以求的梦想，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成
现实。舌尖上的小康梦，有滋有味；舌尖上
的小康梦，梦圆今朝！

国内山峦千万座，叫“狼山”的
就一座，在南通。

江海交汇处的平原，没有高山
峻岭，狼山可谓是南通人心中的

“珠峰”，其实也才百米开外。
依江而立的狼山，却雄踞五山

之中，有着一马平川上的独特伟岸。
狼山的前世今生，让人追忆，

又让人遐想。
由地壳变动与海陆迁移而形成

的狼山，距今已有3.5亿到4亿年。
唐末以前，狼山就耸立在江中，而周
边江水一望无际。隋唐时佛教兴
盛，广教寺立于山顶。宋天圣年间
（公元1023-1031年），江水冲积，
狼山才与陆地相连，显现出今天的
模样，一座灵秀的傍水山峰。

狼山，是地质变化、地理变迁的
见证，更是这块土地古老的传说。

平原上哪会有狼？于是，让
人遐想，狼山有了诸多的神话故
事。传说归传说，她到底叫作了
狼山，山体石头又成紫色，状如宝
玉，于是紫色狼山拥有了“紫琅山”
的雅称。

紫气东来，春暖花开。
那是宗教的山，那是文化的

山。大凡有机会抵达南通的人，特
别是咱南通人都会自豪地念叨：去
爬爬狼山，山顶广教寺的香火既照
近、又照远。

南来北往、见多识广的客人，
上山之前，总觉得她只是一座小山
头、小山包，南通人何以奉若神
明？待到登临山顶，极目远眺，其
气势不能不令人感奋。

江海相连，山水一体，其气象
可谓万万千，胜过万万千。

转身抬头仰望，广教寺对联映
入了眼帘：“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
头四顾海阔天空。”

风从海上来。
这是万里长江入海口，这是长

江母亲胸怀最为壮阔处。文人墨
客，在此留下诸多千古诗句。

王安石游狼山后，发出“遨游
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的
赞叹；文天祥也留下过“狼山青两
点，极目是天涯”的豪迈。

向东，风雨兼行上海门，这里
是江海的门户。追江赶海，长江极
阔处，大海顿开时。此时此刻，我
想起在毗邻大西洋的葡萄牙里斯
本罗卡角，被誉为葡萄牙诗魂的卡
蒙斯留下极为著名的诗句：“陆止
于此，海始于斯。”

后浪推着前浪，左耳涌涛，右
耳浪遏。由江进海，当年鉴真东
渡，正是从这里踏入黄海。而江水
又把一艘艘船浩浩荡荡，送到长江
的中游、上游，沟通起祖国东西部
的血脉。

日出江花红似火。江岸边生活
的南通人，有了鱼米之利、舟楫之便。

借助现代发达的交通，如今的
南通江上畅通，又向蓝海进发。

历史悠悠，狼山依然。山不在
高，迎来送往中，这座名山见证了
沧海变桑田的巨变。

山水交汇，田园风光，狼山使
平原城市有了登高览胜的最佳去
处。这是一片良田，这是一方福
地，这是一块创业创新的天空。从
江河时代到江海时代，激荡起的除
了水花浪涛，还有思想风云。

“地有狼山，人有狼性。”先人
的智慧里已经暗藏有历史的密码，
狼之拼抢血性再次激发出来。

千年古城，万亿新秀；十足干
劲，百脉俱开。

站在新起点，腾江越海，冲浪
前行，创造新百年的精彩，才是新
时代南通人不屈不挠、奋发进取弄
潮儿的优美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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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那群人，那份爱
□范一鸣

北方河是王子和先生的一个笔名。其实，他
还有其他的几个笔名，用得最多的大概就是这个。

昨天早晨拿到他的诗集《叙事与抒情》（上下
卷），十分欣喜。我所知道的，这是他的第三部著
作了，第一部是散文集《散步与随想》，第二部是
《北方河诗词选》。

现在回想起来，跟他的第一次接触是20世纪
90年代，当时的情形我至今十分清晰。那时我刚
刚从学校调到家乡的宣传部门工作。科长让我联
系文艺这块的工作。尽管我平时喜欢写写弄弄，
但是文艺工作门类繁多，哪一个门类都有固有的
门道儿，初次涉猎，如同一个孩童孤零零地撞进
了热带密林，满眼所见都是陌生的符号。当时
子和先生在市委宣传部，是我的顶头上司。有
天下午，他打来电话，嘱我报送《木虾舞》的有关
材料，他的声音很亮很干脆，没有一般机关干部的
官腔。我一边听一边记，他在电话里把“虾”读成
了阳声，我重复了一下，他听出了我的生疏，就说，
你就写成鱼虾的“虾”吧。稍作停顿后接着说，这
事嘛，你就找你们文化局的某某，交给他就没你的
事了。

放下电话，对他的干净利落有着无限多的好
感。

我们之间接触更多的是我到南通之后。当时
我在文艺新闻处联系文艺工作，这样，我就的的确
确地成了他的衣钵传人啦。

有一次，我遇到他们夫妇俩，他向他爱人介绍
我的时候，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这是信林，宣传部
的，我的徒弟。他的这番介绍让我一阵惊喜。他
是诗人、作家，他的诗作、散文、歌词、剧作我拜读
的不少，我在家乡文化局做副局长的时候，他是市
文化局的副局长，如果我主动提出来叫他师傅，
熟悉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会否认我是高攀。但
是，文艺是不能没有传承的。当年王个簃主动
辞掉南通中学美术教师，到沪上吴昌硕家中当吴
长邺的家庭教师，最终才如愿以偿地成了大师的
弟子。现在，子和先生将我视做徒弟，这其实就是

我的福根呀。
作为师傅，他很称职也很尽职。我在文艺新

闻处工作的时候，很多好的做法都是他传授的。
更让我铭记在心的是，我的散文集出版之前，他给
予了很多指导。因为是第一次出书，取什么书名
难以拿捏，我向他讨教，他把我的事儿当成自己的
事儿，为此，我们一个上午通了3次电话，最终敲
定为《月下行吟》。只是，书已经出版4年了，我还
没请他小酌一杯呢。

平心而论，每隔一段时间，我是很想跟他
喝顿小酒的，跟他小酌，什么酒什么菜都是其
次，最难得的是每次与他相聚，都如同精神吸
氧。几杯下肚，蛰伏在他身上的“表演欲”立马演
变为他的“才艺秀”。酒量一般的他二两白酒就会
脸红到脖根，每当这时，他都会主动地献上一曲。
记得那次在濠河边的一家饭店，一曲《不能这样
活》将他的自信豁达在一帮文朋诗友面前演绎得
淋漓尽致。

他没有一般文人的清高和孤傲。他熟悉的人
当中，很多嵌进了优雅的文字和美艳的诗行。新
近出版的《叙事与抒情》里就活跃着数十人的身
影，《北方河诗词选》仿佛南通另一种表达的“文化
志”。随意翻开两本诗集的某一页，总能看到优美
的舞姿、熟悉的唱腔和江海平原上文人雅士的不
俗身影，他的诗词就是南通文化的幽幽长廊。于
是乎，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他的骨子里流淌的就
是“老少咸宜”的O型血。

他在赠我的诗集《叙事与抒情》的扉页上，除
了赠言之外，还在左侧页边上自上而下地写下了

“请特别关注第527页”。以往，他赠给我的两本
书我都是认真读过，现在赠予我的这套诗集哪有
不看的道理？既然要看，自然会关注他笔下的我
是何等形象。所以，这列字如同他说话时右手在
胸前小幅拨动一般，特别可敬可爱。

每年冬季，淮河以北的河流总要结冰，而从燕
赵之地的唐山走出来的“北方河”，却是一条从不
结冰的河。


